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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雄的民族主义粉丝

杨国斌

摘要

作为一次新型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帝吧出征”具有自我表演的特征，其目标消

费群体与其说是海峡对岸的台湾民众和媒体，不如说是出征参与者本人以及大陆的媒体

和网民。在一个祛魅的商业化和个人主义时代，“帝吧出征”为青年网民提供了集体

英雄主义的想象。同时，作为新媒体事件的“帝吧出征”，与国家政治保持着微妙的关

系，并隐隐透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帝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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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Heroic Fans of Nationalism

YANG Guobin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cyber-nationalistic action, “D8 expedition” was a self-performance. Its 

targeted audience was not so much the publics and medi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the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and mainland media and Internet users. In a disenchanted era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D8 expedition” gave young netizens an opportunity to imagine collective 

heroism. At the same time, as a new media event, "D8 expedition” was in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with state politics and betrayed the uneasy overtones of an imperial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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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爱国者。但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们， 表达爱

国的方式各有不同。2016年1月20日发生在汉语言互联网空间的“帝吧出征”，是一场

怎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动，我们从《国际新闻界》这一组精彩纷呈的文章中，

窥得许多奥秘。文章作者们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多方位的描述和新颖、深刻的分

析。我们了解到，“出征”的参与者，主要是90后和千禧一代的青年, 他们中间很多是网

游玩家或是“爱豆”（idol） 粉丝。事件动员的平台，以百度贴吧的“帝吧”为主，但是

QQ群、微博、豆瓣、天涯贴吧、AcFun弹幕视频网（A站）、Bilibili弹幕视频站（B站）

等等，均有行动(郭小安,2016；王洪喆、李思闽、吴靖, 2016)。征伐的目标，是蔡英文的

脸书（Facebook）页面和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台湾媒体的网站。出征者使用

的主要“武器”，则是图像化的“表情包”和文字口号(周逵、苗伟山,2016)。具体做法是

把这些“武器”大量投放到目标网页，形成网络“轰炸”之势。郭小安(2016)将“帝吧出

征”的符码分为视觉和语言两类，认为“视觉类符码”偏重戏谑调侃，“语言类符码”侧

重隐喻说理、表达观点。郭文进而将“语言类符码”细分为教育与训诫、嘲讽与反讽、

攻击与威胁等三类。刘国强(2016)将表情包和口号的内容分为三类，即征伐、教训、和

交流。王喆(2016)对蔡英文脸书上访客留言的统计，证明了留言内容的单调和重复性。

他发现，从2016年1月20日00:00到1月21日24:00，共计13684条文字。其中仅“八荣八耻”

就达到2069条，另外乡愁有447条，义勇军进行曲276条，歌唱祖国245条。

对“帝吧出征”事件原因的分析，六篇论文虽然各有重点，但都强调了网络亚文

化、商业文化、情感、图像、网络符号等在动员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周逵、苗伟山

(2016)从视觉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事件中图像的使用，认为帝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

是“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事件的发生表现为多元主体对象征性符号资源的竞争性

表达。郭小安(2016)认为表情包米姆（meme）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为网络民

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动员和传播模式。李红梅(2016)在回顾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

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属于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中国民众对西方压制中国的一种回应。刘国强(2016)认为，“帝吧出征”是一场“集体

的互动仪式表演”，行动的动力机制，在于“网络空间聚集与群体兴奋、群体团结的生

产、行动参与者的道德想像和情感能量交换。”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通过丰富

的实证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发现帝吧事件的参与者，是产生于新媒体文化和后现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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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语境下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根源于丰富而复杂的文化与集体身份生

产机制。王喆(2016)的研究提出，“帝吧出征”“像是全民皆可参与的战争游戏，它看似

组织严密，其实是去中心、庞杂的……极少有网友跟着既有的权力中心走，而更沉溺

于一场战场不明、创造敌人的战争游戏，集体亢奋的情绪才是行动的动力。”

这六篇论文不仅对中国大陆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丰富的

实证资料，而且对国际学术界在网络政治和数码文化方面的研究，亦颇有贡献。在英语

文献中，关于网络政治和数码文化，近年较引人瞩目的概念，是社会网络、自组织、去中

心、连接性行动、情绪公众等。在这些方面，海外学界的研究，倾向于描述组织形式的

变化和社会网络的结构，但对行动者的动机及媒介实践的意义、对网络叙事和表达手

法的文化根源，尚缺乏深入分析。本专辑的文章，正是在这些方面独具特色。能做到这

一步，除了文章作者所具备的宽阔的理论视野之外，更得益于研究者对事件的体验、对

当事人的深入访谈、以及对网上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好文章不仅回答问题，还启发新思考。我想在余下的篇幅里，简要讨论受这组文

章启发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自我表演

“帝吧出征”除了是一场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是否还有别的意义？或者说，网

络民族主义的概念，能否囊括这场行动的动机和意义？王喆(2016)把它称作“情感化

的游戏”，揭示出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这场游戏，也是一场自我表演。

如果出征的目的是征伐、教训、和交流，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到被征伐者和被教训

的对象的反应。但实际上这些“他者”如何反应，征伐、教训和交流对他们产生了怎

样的效果，我们所知甚少。大陆媒体报道和报道中被采访的参与者，对出征对象的反

应，似乎并不很关心。网上网下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表情包的制作与传播，行动的

组织者如何部署严密而周详，如何兵分八路，分管情报、翻译、后勤、造势、宣传、武器

制作，如何口号响亮、纪律严明，诸如此类。组织者颇拿出了一番诸葛亮布阵的架势。

但是，读者和公众所看到的表情包，很少是直接贴在台湾的目标网页上，大多的

是转帖到大陆的各类网站。蔡英文的脸书页面是攻击的主要对象，我们可能会认为要

被贴上大量的表情包。王喆(2016)的文章说明，其实蔡英文的脸书页面，已经在“帝吧

出征”之前关掉了贴图功能，因此她的页面上基本都是文字留言，并非图像。图像并

没有贴到蔡的页面，而网上和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蔡的脸书页面被贴满表情包。

这说明表情包的真正消费对象，与其说是民族主义者所攻击的海峡对岸的目标人群，

不如说是大陆的广大网民以及攻击者自身这个群体。换句话说，参与“帝吧出征”的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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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和千禧一代的爱国青年和“小粉红”们所生产和传播的表情包和口号，最重要的

作用不是向海峡对岸的Facebook和网页实施“轰炸”，而是为自己和大陆的网民上演

了一场自我陶醉、自我感动、自我展示的网络剧。就在“帝吧出征”发生后的几天内，

新浪微博上以“＃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国家＃”为主题词的帖子大量出现，很说明问题。

有一个微博ID在帖子里写道：

“明天就要出国了，怀着莫名的情绪一天都蔫蔫哒。然后就想起了被我遗忘了两

天的头条#帝吧fb出征 #从21点看到现在，出征的战士们的举动以及那些感人的诗句

段子，让我觉得……已经抑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国家# 

图片截选自微博”（新浪微博，2016年1月23日）

这位发帖人，被“出征的战士们的举动以及那些感人的诗句段子”所感动，应该

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最受“帝吧出征”的口号和表情包所感动的，不是别人，而

是大陆的网民和媒体。

祛魅与复魅

可以假设，“帝吧出征”不过是网游生活的一次延伸。但是，为什么玩家会大规模

参与？“帝吧出征”是否给参与者提供了在网游和粉丝社区无法获得的体验？要回答

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投向网络文化更久远的历史。

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商业文化迅猛发展，社会的道

德坐标开始向个体化转型(Yan,2009）。中国社会由此滋生了深刻的认同危机和信仰危

机。九十年代后期，在物质生活大大丰富的条件下，人们重新开始探索人生意义、人生

幸福等形而上的问题。1980年代由《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所引发的人生意义的

大讨论，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心灵鸡汤的方式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的兴起具备了特殊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带给人们

一种超凡的、脱俗的想象。网络文化提供了魅化的空间。网络空间的开辟、BBS网络

社区人气的快速凝聚，陌生人之间对网络互动的向往，是发生在一个祛魅时代的复魅

（re-enchantment）过程 。笔者曾在《连线力》(2013)一书中，探讨了人们在网络空间

对自由、家园和江湖侠义的想象 。这样的想象，表达了人们在物欲时代对真诚、爱、友

谊、以及某种超越自我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渴望。各式各样的网络抗争事件，实际上

都传达了这样的渴望。

作为自我表演的“帝吧出征”，其表演的主要特征是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想

象。在事件的过程中及事件之后，网上传播比较多的表情包中，除了以幽默的口气挖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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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攻击对象和表达对大陆美食美景的骄傲之外，最多、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浪

漫主义英雄情怀的表达。例如下面两个广为传播的图像，一个出自描写盔甲骑士的畅

销书《为自己出征》，另一个出自电影《斯巴达克300勇士》，都明显传达了这种英雄

情怀。

民族主义为个人的认同提供了强烈而丰富的情感资源。安德森(Anderson,1991)在分

析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时指出，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宗教信仰受到现代社

会的冲击，开始衰弱的时期。在多少个世纪的历史中，宗教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

魅化资源，给个体生命以崇高的精神寄托。当这样的精神寄托之所开始瓦解的时候，民

族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填补精神空白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民族主义的“帝

吧出征”所提供的情感体验，才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网游或粉丝社区的情感体验。

网络事件与国家政治

帝吧事件不仅是一次民族主义行动，也是一场网络行动，一次“新媒体事件”(邱

林川,陈韬文,2011:1-16；吴世文,2014）。如何理解作为网络事件的“帝吧出征”？“帝

吧出征”发生在新的网络治理环境中，它与国家政治有何关系？

专辑中的文章，涉及到“帝吧事件”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讨论，均有恰当的分析。

比如周逵、苗伟山(2016)有关政府对图像符号“协商”与“挪用”的分析，郭小安(2016)

的共意动员框架，等等。但是有必要指出，根据相关调查统计(人民网,2015；上海交通

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2015)，近几年，“负能量”的抗争性网络事件明显减少，“正能

量”的网络事件相应增加。表达愤怒和怨恨的事件有所减少，表达快乐情感的事件增

加。对“帝吧出征”事件的分析，如果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者

说，如果“帝吧出征”的旗号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某种社会弊

端，它是否还能够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图二：“帝吧出征”表情包之二
（网络资料来源）

图一：“帝吧出征”表情包之一
（网络资料来源）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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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郭小安(2016)所言，“帝吧事件”是共意性（consensus）运动，不是冲突性运

动。共意性运动往往能获得体制的默许或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社会学者

多认为共意性运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作用有限(McCarthy & Wolfson, 1992: 

273-297)。

国情和文化不同，西方社会运动领域这种尚冲突、抑和谐的观点，未必适用于中

国现实。在对中国的抗争政治和集体行动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公

民的抗争策略，往往会考虑政治机会等外部条件，从而灵活地调整行动方式，以期获

得最佳动员效果(O’Brien & Li, 2006; Ho & Edmonds, 2008; Cai, 2010; Hildebrandt, 

2013)。在环保运动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建立合作关系，能更有

效地推动运动的发展(Ho & Edmonds, 2008; Hildebrandt, 2013)。

虽然如此，仍然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趋势：在中国互联网文化和政治的历史上，

发生过很多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这些事件的核心是抗争性话语，不是共意性话语。那

么近年以来，以抗争性话语为主的网络事件的减少和共意性事件的增加，是否是一种

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互联网文化和政

治向何处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帝国话语

不论是“情感化的游戏”、“图像竞争式的网络民族主义”、还是游走于游戏和爱

国、商业文化之间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都体现了当代网络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分

散性、流动性、娱乐性、多元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

同体”的概念，已经难以担当辨析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点——话语。民族主

义本来就是一种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Calhoun,1997)。网络民族主义的种

种表现形式——从组织、动员、到传播和表达，从口号到表情包，都属于话语的范畴。

分析作为话语行动的“帝吧出征”，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民族主义不仅仅关乎政

治，更关乎文化、媒介和情感。“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是政治或国家意义上的共同

体，更是媒介化的情感载体。本专辑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揭示出“帝吧出征”的

诸种文化形态。

谈论话语型构，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以及此话语型构

与彼话语型构之间的勾连（articulation）问题。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常常有“好”民族主义和“坏”民族主义之辩。本文

无意对“帝吧出征”做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但是也无法完全用游戏的心态来看待它。

本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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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本身毕竟产生了影响。《国际新闻界》组织这样一个专辑来讨论它，也说明事件

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而一旦我们严肃地看待“帝吧出征”的时候，就会发现，出征者们对“他者”的态

度，流露着某种令人担忧的姿态。征伐和教训的口号成为出征者们的主要武器，表达

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帝国心态。而其中掺杂的那些貌似友好的话语，比如美食、美景，

则令人联想到清王朝“怀柔远人”的帝国策略。说到底，“帝吧出征”中的交流话语，

也许仅仅是一种表演的姿态。

民族主义的话语，向来与国家和主流话语型构，保持暧昧而复杂的关系。民族主

义的语言是情感，国家政治的语言是利益。但是情感和利益之间，有种种联系。“帝吧

出征”这套民族话语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契机。它虽然诞生在网络亚文化区，处于“国

家软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主流话语的边缘，但它与国家话语有遥相呼应

之势，却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致谢：承蒙刘海龙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提前

拜读本专辑的精彩论文。在此对主编和各位作者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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